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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治：不服从的生活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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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中，我用「工资奴隶」代替「工人」，因为对「工作」的含义有许多不同的想法。我还考虑到，「工人」在社会上被赋予了表彰性的评价，这掩盖了它的真实含义：奴隶。在这里，我批判「工资奴隶」为一个系统分配给个人的角色和身份，这个系统要求佢们大规模地在身体和精神上屈服。只要一个人扮演了这个角色和身份，佢就是「工资奴隶」。在这个角色和身份之下，是一个混乱的独特性，它用解放的潜力来武装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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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问到「什么是无治」时，我的回答很少会提到那些在学术上把它定义为一种「主义」的历史上流行的哲学家们。我个人与无治的关系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发现的过程。对我来说，无治与其佢任何政治理念的区别在于其实践的反政治性。作为一个无治主义者，我毫无招募群众去推翻体制的倾向。我不希望构建有说服力的方案，鼓励「工人」加入政党、投票、争取更好的工资——更不用说继续当工资奴隶了。我除了自己的无治项目以外一无所有：从工资奴役和社会控制中夺回我的生活。这是一个自我保护的项目，对所有试图对我进行分类、限制和控制的东西都抱有敌意。




我们所熟悉的事物，如总统选举、警察、银行和工资奴隶制，都是为了维持秩序而构建的社会系统——一种通过胁迫、剥夺权力和恐惧来维持的秩序。这些东西共同构成了政府机构，它占据了地理位置并将所有权施加于此。这种占领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垄断暴力的机器，以及对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任何人的奴役。如果没有常态化服从和心理战的逻辑，对一群人的奴役就不会成功。为了获得生存所需的垄断资源，被征服的人群被迫通过工资奴役来再生产并维持这个建制：用奴役来换取货币工资。这种社会控制的根源是对个人的支配——这种支配加强了个人对群体的服从逻辑。为了满足左派的春梦，我们想象一下每个工资奴隶都决定辞职，所有没有工作的人都决定不找工作。那些垄断资源的少数人将很快失去佢们保护垄断资源所需的一切人与物。在暴力力量的征用下，这些人可以团结起来，摧毁那些维持等级制度的权力。但正如多年来所显示的，资本主义和奴隶-主人关系的延续性是复杂的，并以各种方式得到加强。




作为一个反对工作的无治主义者，我仍然会确认工资奴隶的压力和对贫穷的恐惧，佢们屈从于奴隶制的个人理由以及伴随着这些事情的巨大痛苦。我不能否认物质主义积累、消费主义和有毒的逃避主义的力量，它们起到了转移注意力和平息愤怒的作用。我看到过冷漠被人格化，成为一种终生的执着，被那些在情感上过于软弱以至于无法打破资本主义的囚禁的人所拥抱。大规模反抗的想法是理想的，但不幸的是，这是空想主义。工作场所正在不断发展，以更多地适应工资奴隶的需要。这包括但不限于，作为无聊的补救措施，一个社交网络的平台和通过经济安全的情感安慰。这些与工作有关的微小的个人关系在阻碍组织大规模工人反抗的努力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换句话说，许多人享受工资奴役，甚至会破坏组织反对工资奴役的努力。假定人们是一个愿意起来反对体制的无差别集合体是不准确的。但是，与其依靠大规模的造反，不如依靠不可控制的、不可预测的个人造反的力量。这些造反是由单胞（cell）或「独狼」个人组成的，佢们将造反作为一种日常实践，而不是等待中的未来的现象。作为一个前工资奴隶，我会确认一个工资奴隶个体的独特历史和人格，佢们对自由的渴望，以及伴随着佢们对自己所作所为的蔑视而压抑的愤怒。我会确认佢们对每一个压迫佢们的社会统治构造的憎恨。我会确认佢们因害怕被称为「疯子」或「怪人 」而被紧锁的野性。我会确认佢们所拥有的、社会试图将其病理化并消除以维持精神标准化行为独特性。




这么多的规范、角色和身份从出生就被塞进我们的喉咙——被压迫的「世界工人」到现在还没有把资本主义砸得粉碎，这真的奇怪吗？在社会的监狱里，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鼓励，让我们不仅成为独特的野生自我，而且将我们对社会控制机器的敌意变成武器？往往在预先构建的身份的禁锢下得到鼓励的个性——这种身份在出生时就被指定，是资本主义社会运作所必需的——由社会来定义，而不是无限的、不受控制的自我发现的混沌。由于我们看待世界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野性被道德化为一种需要驯化和管理的邪恶野蛮。野性是对自然界的技术殖民之敌。那么，无治主义的野性是什么样的呢？无治主义的野性拒绝征服个性的社会构造系统的控制和支配。凡是有社会构造试图征服个人独特性的地方，都有一个政治化的项目在发挥作用。这个项目（往往试图获得主导地位）负责正常化标准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个人被从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生命降为「工人」的身份，或者——按照此文的说法——「工资奴隶」。




不可治（ungovernable）是什么意思？在不可治的自我发现中会出现生存问题。如果没有生存的本能，那些从我的劳动产品中获利的资本家就不会有奴役我的筹码。食物、住所等是需要佢人劳动来维持的必需品。在需要大量人口维持的制度下，个人找到获得自己的食物和／或创造自己的住所的力量是被阻止的。今天，住所（用水管、电等装潢的工业建筑）是由一群人（工资奴隶）制造的，然后卖给其佢人（消费者）并由佢们居住。在这里可以发现异化，那些购买或租用空间的人与它的建造没有直接联系。就像人们在杂货店购买食物时，佢们与食物的真正来源（例如屠宰场）是脱节的，因为有其佢人承担了收获、加工和包装的工作。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每个人保持的筹码是生存。通过垄断资源，拥有最多的人可以奴役拥有最少的人。那么，如果无治主义者拒绝「工资奴隶」的角色和身份，佢们以何种方式生存？如果一个人决定用直接行动武装自己的欲望，那么佢如何拒绝被老板或主人奴役，并继续保持对资源的获取？在资本主义下，从那些垄断资源的人那里征用资源被认为是非法的。正是这里无治主义脱离了社会改革的文明概念，并找到了与非法性的亲和性。




当我谈论非法主义-无治主义时，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因为对每个人来说，佢们的解释都会受到佢们经历的独特情况的影响。非法主义无治在20世纪初发生在全球各地，并持续至今，有一段丰富的历史。在此文中，我将重点讨论与资源征用有关的非法性，以此作为反对工资奴隶制的论据。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非法主义无治正是对将我的无治主义活动局限于公开的、自由主义化的、大众化的拒绝。它是试验那些拒绝法律和秩序的限制性道德准则的生存方法的日常实践。这是混乱的武器化，我从中找到勇气和力量，快乐地发现新的生存方式——所有这些都绕开了工资奴役。我已经厌倦了老板、单位，以及强迫我的身体在响亮的闹钟声中醒来。我在三十三岁时从工资奴隶制中完全退休，我完全没有想要回头。那么，我怎么吃呢？如果没有单位发我出售的劳动力赚取的工资，我如何生存？一个经常难以记住的现实是，一个人生存所需的一切已经存在于环境中。除了多作物游击队式园艺和觅食，食物在商店里堆积如山。创造性和破坏性的工具被囤积在五金店里。垃圾箱里装满了各种资源。从个人身上被偷走的是与这些资源的直接联系感。通过习得的消费主义，人们把自己单单看作消费者——基本上，「如果我没有钱买这些食物，我今晚就会饿肚子」。通过恐惧，资本主义和国家一起平息了一种健康的愤怒，这种愤怒可以促使我们获取生存所需的资源。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异化——但这种异化使消费者保持被动：如果你用自己的双手做的东西，你会觉得它与你有更多的联系。但是当别人做的东西，你在商店的橱窗里看到它，就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愤怒的情感理由或打破法律和恐惧的障碍的动机较少。类似于我在工厂工作的时候，一个产品是由多个人拼凑起来的。如果每个人只负责生产整个产品中的一块，那么该产品的生产作为一个整体，与工人个人之间就没有直接联系。因此，工资奴隶不会与佢们生产的东西产生关系，因为单一产品是由多人生产的。




这个过程不是在颂扬个人主义，而是在颂扬工作场所的集体主义——这是鼓励生产力和为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团结「工人」的有用工具。社会所不鼓励的是个人的创造性反叛，即制定计划和想法来破坏保护资源的安全机器。商店的摄像头、防损员（或我们中的一些人简称为「LP」）、附着在物品上的磁性安全装置，等等。当人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工作上，也许在计划下一步支付什么账单的时候，前工资奴隶有机会利用空闲时间，尝试不同的想法，如何免费获得东西。在工厂（或杂货店、办公场所等）勤奋工作的八个小时，可以是八个小时的战略规划、评估和实验非法活动。




另一个机会是挣工资的人在工作场所尝试非法活动。当然，风险要高一些，因为这个人为了获得工作会交出个人信息，但可以借助工作场所内部的角度来提供利用工作场所安全薄弱环节的机会。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没有遇到很多人利用这个机会。这可能是由于佢们对工作的依赖程度超过了工作场所盗窃的任何好处。




回到反工作的角度来看非法主义，当涉及到生存资源时，没有费在工资奴役的时间可以用于仔细规划、个人恐惧评估和寻找目标。
当社会迫使我们进入学校以灌输行为的一致性和服从性时，我们很少有机会了解自己和自己的能力。在学校和我们的家庭、操场和社区街道之间，我们被允许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进行游戏。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游戏是想象力的欲望、探索和发现的具体化。这些都是观察和理解一个人的环境以及佢与环境的关系的基本工具。嵌入这种关系的是由经验和个人欲望组成的「自我」。但在如此狭窄的时间范围内，一个年轻的个体只有有限的探索范围，相反，随着心理发育，开始内化消费主义、生产性和负责任的成人主义的说辞。




不过说真的——大多数人对自己和自己的生活能说什么呢？除了一些逃避现实的形式或者源于个人欲望的爱好活动之外，许多人的生活只是工资奴役，支付账单，购买物质主义的垃圾，再做一些工资奴役来储备金钱。妈的，人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利用现在来准备或确保未来——未来的存在往往本身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当如此多的「自我」被限制、制约，并以工资奴隶的生产力来定义时，一个人能够了解自我到什么程度？无论是阶级还是社会，在资本主义下个人的地位是由佢对物质的控制和与物质的关系决定的。但是，不如想象一个不受资本主义束缚、不服从于唯物主义表征的「自我」？或者一个拒绝传统的社会建构的分类分配，拥抱作为无治主义存在的生活的 「自我」？一个非法无治的生活允许每天都有创造自我的无限可能。




在我看来，拒绝工资奴隶的角色和身份，在个人层面上破坏了社会控制的稳定性。既然确保资本主义的基础（或任何需要大规模征服才能持续的系统）必须向个人灌输坚定的工作道德，那么拒绝工资奴役的个人会受到各种社会压力，包括个人判断、嘲笑和贫困的威胁。建立起对自己的信心，不受社会压力的影响（以及对自己的创造力和避免贫困的决心的信心），就是夺回作为一个人的权力。这是一种将「自我」从「无产阶级」、「工人」或「工资奴隶」的角色和身份中夺回的力量。




就像对所有社会固定身份的混乱否定一样，在与违背「工资奴隶」的社会身份和期望之中存在着力量。这种力量也破坏了「群体」（或正式的组织、社会、群众等）强于个人的假设。如果「群体」无法征服一个人，这个人就有可能激发其它个人从「群体」中解放出来。一个群体，或系统性建制，只有在组成它的个人服从的情况下才是强大的。如果没有顺从的个人来加强「群体」的力量，就没有群体——只有有力量的个人。




总统、政客、警察和军事工业综合体的权力，各种形式的经济体系和社会结构都需要个人的服从。没有个人的参与，任何系统的延续性都会解体。这就是个人性不仅重要而且强大的原因。在资本主义下，拒绝工资奴役需要勇气；同化性的顺从是以饥饿和贫困的威胁在心理上胁迫的。顺从的逻辑只有通过无畏的自信和成为社会不可治者的愿望才能被否定。




一个个人主义的无治主义者能改变世界吗？尽管看起来不太可能，但我有什么资格说不呢？不同的人受到不同事物的启发。对某些人来说，与别人的文字发生个人关系可以打破世界观。这些文字用个人的行动武装起来，可以引发社会不服从的火焰，可能会繁殖成自发的快乐解放的焰火。点燃个人反叛的不是爱撒谎的、两面三刀的学者或委员会（无论是否隐形）的领导，不是政治计划，也不是流行的套话。在我的观点和经验中，它是对「自我」强大、独特和狂野的发现和再认领。从这个角度来看，无治主义的非法性否定了内化的工人主义的驯化的一致性。非法主义的无治以叛乱对抗法律和秩序，将野性的混乱作为个性保存下来，对抗社会的同质化效应。作为对个人探险的日常探索，重拾和重塑自己的生活是一种反对社会化的内疚和压力以放弃年少逆反的无治。




工资奴役是游戏、个性和自由的敌人。社会体系需要将个性征服于同质化的成员身份或固定的群体身份，以维持其存在。所有的社会体系都有一个相似的公式：为了获得资源，个体性被交给了群体。在资本主义下，工资奴隶——或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说，「无产阶级」——是一个预先配置好的身份，其作用是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这包括个人向主人交出佢的身心，以换取作为资源派发条的工资。但对于用资源征用的非法性武装起来的无治主义者个人来说，无治就是不受许可的生存。




无治不能通过历史书、工作场所的改良或新社会制度的限制来体验。无治主义与不断的变化的野性的节奏同呼吸，不受人类中心主义的法律和秩序约束。在对「无产阶级」身份和角色变革性抛弃之中，我以我的无治为乐。没有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未来革命需要组织或等待。只有今天，没有明天的保证。没有任何魅力非凡的领袖来打开自由之门。只有以欲望的解放弹药来定义的无治的个性的力量。




      

    

  